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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鸟儿不敢靠近，既能保证农户的

粮食和水产不受鸟儿糟蹋，又能很

好地保护鸟儿。”

记者实地察看了王林波在志愿

者的帮助下安置的驱鸟带，这是一种

由聚酯薄膜层、金属膜层以及红色

漆层所组成的彩带，一面为银白色，

另一面为红色。黄梅说，驱鸟带通

过反射光线来驱赶鸟，在有风的情

况下，彩带还可发出金属样的响声，

有助于鸟儿远离这一区域。

王林波还告诉记者，除了怕鸟儿

糟蹋庄稼、蔬菜和水产之外，本地

村民一般不会为了经济利益去捕鸟

打鸟，但是，他经常看到“城里来的

人”带着猎狗、背着猎枪打鸟。“天

鹅、白鹭……他们都打，有一次，我

养的两只鹅都被他们当作天鹅打了一

只走。”王林波说，他报过几次案，

但“派出所来人问了几句，转背就放

走了”。

在大泽湖居住了近 20 年的王林

波说，现在“鸟儿停留得越来越少”。

黄梅指着村民新挖的鱼塘告诉记者，

鸟儿喜欢浅水和水草繁茂的湿地，

这种挖机挖出的塘水很深，“鸟儿来

了也找不到吃的”。

“原来这里的鸟儿很多，迁徙的

季节，它们会在这里停留一个多月。”

黄梅很怀念几年前的大泽湖，她说，

有一次正好看到一棵树上停满白鹭，

“美得如仙境一般”。

“就在这边。”她指着一棵已经

枯死的树说。 

跟持枪猎鸟者对峙的
“女汉子”

“那是一只北红尾鸲，你

看它喜欢不断地上下摆动尾

巴和点头，很可爱吧？”11 月

19 日，蹲在宁乡县玉潭公园

一处草丛里的肖辉跃在相机

的大长焦镜头后，轻声告诉

记者前方石头上一只鸟儿的

种类和习性。记者稍稍挪动

了一下已经麻木的右腿，不料

这细微的动静已被百米开外

的北红尾鸲听到，“扑啦啦”

一声，警觉的鸟儿振翅高飞，

肖辉跃快门疾响，几秒钟的

工夫，鸟儿已远离我们的视线，

“不算太差，抢到两张”。

作为长沙市野生动植物保

护协会志愿者，在护鸟之余，

肖辉跃喜欢用镜头记录下这

些天空中的精灵们的美丽身

影，迄今为止，她已经拍过

六百多种鸟儿。

肖辉跃告诉记者，跟候鸟

保护结缘，是因为她在东南

亚的一次旅行。“当时，我坐

在新加坡去马来西亚的大巴

上，周围的生态环境非常好，

鸟儿很多。而当地的导游很

鄙夷地说，这些鸟儿如果在

中国的话，早就被吃光了。”

肖辉跃说，她当时听得又

羞又愤，却找不出话来反驳，

因为人家说的是事实。“比如

禾花雀，学名黄胸鹀，就快

被广东人吃光了。短短几十年，

把一个本来种群繁盛的鸟儿

吃成了濒危物种。”

从新加坡回来后，肖辉跃

从此拒绝食用任何野生动物。

2014 年，肖辉跃加入了长沙

市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开

始了她的鸟类保护之旅。洞

庭湖、岳麓山、团头湖、江

湾湿地、金洲湿地……再到

江西鄱阳湖、河南黄河湿地、

广西红树林湿地、辽宁老铁

山、海南尖峰岭、东部诸省

沿海滩涂……肖辉跃把湖南

乃至全国各地的鸟类栖息地

跑了个遍，亲眼观察并记录

各种鸟类，写下了二十万字的

观鸟笔记。在肖辉跃的影响下，

她身边出现了一大批爱鸟人

士，其中还有很多孩子。在肖

辉跃看来，孩子是候鸟保护

的希望和未来。

10 月 18 日，国家林业局

在全国开展为期 40 天的“清

网”行动，打击乱捕滥猎和

非法经营候鸟等野生动物现

象。肖辉跃说，她对这一行动

“举双手赞成”。

平时，肖辉跃被朋友们称

为“女汉子”，但这个带着些

戏谑的称呼还远远不足以形

容她在候鸟保护上的决心和

勇气。肖辉跃告诉记者，有

一次，她在南京玄武湖观鸟

时就遇到了两名猎鸟者，“开

始还以为他们是钓鱼的，结

果发现他们带着枪”。

肖辉跃 迅速拿相机拍下

了他们，结果一个猎鸟者拿

枪对准了她。在几秒钟的紧

张对峙中，肖辉跃手持相机，

狠狠瞪着对方：“你敢？！”

也许 是肖辉跃的无畏无

惧震慑住了这两名猎鸟者，另

一个同伙迅速扯了扯持枪者

的衣角，持枪者慌忙将枪塞

到了腋下，两人飞奔而逃。刚

刚脱离险境的肖辉跃背着相

机，朝着两人飞跑的方向一

路狂追。

被人拿枪指着，不怕吗？

肖辉跃说，她当时还真不怕：

“光天化日，谅他们也不敢开

枪，这个社会毕竟还是邪不

压正，他们也犯不着为了这

事而送命。”

几年的鸟类保护生涯，肖

辉跃告诉记者，她现在认识

六百多种鸟，“湖南的鸟儿我

基本都熟悉。”而家乡宁乡县

的玉潭公园，则是肖辉跃去

得最多的观鸟地之一，但她

对公园里鸟儿的生存环境很

担心 ：“去年我还在玉潭公园

拍到 60 多种鸟儿，今年就只

看到 20 多种了。”

给农民送驱鸟带的女教授
新修的水泥马路在这里

草草到了尽头，前面突然出现

了一大片被铁丝网围起来的

水域——11 月 20 日，黄梅告

诉一同前来的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这就是远大集团计划

在大泽湖湿地修建号称世界

第一高楼的“天空城市”的废

弃工地，“当时计划要修 800

多米高，所以基坑挖得很深，

现在变成好大一个水塘了”。

大泽湖位于长沙市城北、

湘江西岸，被长沙环保志愿

者称为“长沙最后的城市湿

地”。据《潇湘晨报》报道，

2011 年，中南

林业科技大学

环保组织对大

泽湖周边鸟类

进行调查，统

计留鸟、夏候

鸟、冬候鸟等

共 135 种， 依

赖湿地生活的

鸟类 有 58 种，

包括白鹤、小

天 鹅、 彩 鹬、

水雉、棉凫等

珍稀鸟种。

这 片 湿 地曾因“ 天 空城

市”的修建计划而广为人知。

2013 年高楼动工之后，环保

志愿者曾发起反对修建“天

空城市”的活动，包括前往

大泽湖湿地考察动植物、开

展自然教育、向政府部门呼

吁叫停开发等行动，并很快演

变成为全国瞩目的环保事件，

“天空城市”的建设暂停。今

年 5 月 16 日，《 湖 南 湘 江 新

区发展规划（2016-2025 年）》

出台，大泽湖被划定为禁止

开发的 20 个“永久性 水面”

之一，“天空城市”的建设被

彻底终止。

作为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副

教授，研究城市生态与环境保

护的黄梅一直密切关注大泽湖

的鸟类生存状态，并与志愿者

一起组织了一个护鸟突击队。

黄梅此行再访大泽湖，是想查

看上个月在大泽湖拆除鸟网的

行动是否有成效。

一个月前，黄梅在大泽湖

考察时，发现当地农民横七

竖八架起了很多鸟网，“当时

被网住的鸟很多”。

安装鸟网的回龙村村民王

林波告诉记者，当初架网防

鸟也是逼不得已，“你看我这

里养了上百只鸭子，喂鸭子的

玉米一撒出来，鸟儿一下就

过来了，玉米总是被鸟吃掉。”

门前的几口鱼塘也是王林波

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他说，

总有一种叫“斑鱼狗”的鸟儿

来叼鱼吃，“这种鸟儿叼鱼好

厉害，赶了又来。”王林波还

向记者抱怨，去年秋天来

了一大群鸟，把 那边的

稻田吃个精光，“所以

今年那块稻田就没种

了”。

“与鸟儿的生命相

比，农民更在乎他的

收成，这是人之常情。”

黄 梅 告 诉 记 者， 在 劝

说王林波拆除鸟网之后，

她跟志愿者们筹集资金购

买了一批驱鸟带，“驱鸟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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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城市里最后的候鸟家园

新闻·娇点关注

↑蓝山，打鸟人留下的篝火堆和打鸟
竹竿。

（摄影 / 肖辉跃）

↑肖辉跃（中）与志愿者们一起观鸟。

↑黄梅很怀念以前鸟儿很多时的大泽湖。

“愿鸟儿安全飞过我的家乡”
当地护鸟志愿者宁之华告诉

记者，候鸟过蓝山时，会先经过

毛俊镇的上洞村，再到浆洞瑶族

乡的茶山村，再到四海坪五号哨

所，再过南风坳往广东。这 4 个

点均为鸟儿的“鬼门关”，此 外，

湘江源乡的竹林村也曾是打鸟活

动猖獗之地。

宁之华说，目前蓝山大规模

的打鸟虽然已经没有生存的土壤，

但零星的打鸟行为还是没有杜绝。

“我们在竹林村、茶山村、五号哨

所等地均发现过打鸟的灯光，还

发现了打鸟人遗弃的工具、垃圾。”

11 月 15 日，在蓝山县林业局

相关负责人的陪同下，记者同样

在南风坳山头看到了打鸟人遗弃

的竹竿。

不仅零星的打鸟行为依然存

在，甚至志愿者们的护鸟行动也

有危险，哪怕是与林业局相关部

门的人一同执法。宁之华告诉记

者，有一次在拆除鸟网和诱鸟器

时，他和另一名志愿者就曾遇到

威胁 ：“路边停了两辆面包车，里

面坐满了打鸟人。”幸亏林业执法

人员及时赶到，将宁之华拉上了

车，这位年过半百的志愿者才脱

离险境。

傅丽娜同样遭遇过类似的情

形。每年侯鸟集中南迁北返的时

间段中，傅丽娜都会和同事一道，

在候鸟集中栖息停留、迁徙经过

地等 保护热点区域进行 巡护看

守、法规宣传、疫病监测。她甚

至和男性同事一道冲锋上阵，在

迁徙通道周边的山区林场深夜打

击查处猎鸟行为。作为林业局工

作人员，傅丽娜说，她还会经常

在野生动物养殖户、农贸市场、

餐馆酒店等地清查，检查是否有

非法捕猎的野生动物出售。“经常

会遇到阻碍执法的，叫嚣着要打

人。有一次在没收一家商户非法

贩卖的鸟儿时，商户老板甚至爬

上高楼，以要跳楼来要挟我们。”

不过，让傅丽娜感到欣慰的

是，候鸟以及野生动物保护的意

识正越来越深入人心。“经常有

市民把受伤的候鸟送来救治，甚

至有人自掏腰包，从贩卖者手中

把鸟儿买下来交给我们。”

这位祖籍蓝山、曾获得 2015

年度鸟类保护先进工作者荣誉的

“80 后”姑娘说，她希望父老乡

亲能彻底摒弃打鸟陋习，“让鸟儿

能安全自在地飞过我的家乡”。

（下转 A08 版）

湖南女护鸟员：“千年鸟道”上的温柔力量


